
2012 年 12 月
第 28 卷摇 第 6 期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Dec. 2012
Vol. 28摇 No. 6

[收稿日期] 2012鄄04鄄20
[基金项目]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ZW099);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 IFW09092)
[作者简介] 王勋鸿(1970-),女,山东日照人,山东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海外文化文学

研究。

性别意识与家国观念
———台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女性小说

王 勋 鸿
(山东大学 图书馆,山东 济南 250061)

[摘摇 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反共复国冶的政治口号和“反共文学冶、
“战斗文学冶的文艺政策下,女作家及其文学总是在国族大叙述的洪涛大浪中,被贬为 “闺秀文

学冶、“主妇文学冶,然而实际上,该时期女性作家正是经由“私领域冶的琐碎书写,在男性家国大

叙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了自我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开拓了女性文学的一片天空。 她们的作

品一定程度上突围了家国政治下传统温婉女性的定位,并解构了该时期男性笔下的家国图景,
具有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和主体自觉意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辉煌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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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马华作家林幸谦在《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文
中指出“一切的文本都具有性别冶 [1],台湾学者梅家

玲更认为:“小说中性别意识的体现,向来与文学传

统、社会现况及政治大环境息息相关;如何以性别研

究的视角,去解读小说,想象文学世界,更是多重文

化机制交错互动下的政治实践。冶 [2]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的文艺

体制之下,文学成为“反共复国冶的工具,反共文学、
怀乡文学、战斗文学盛行。 在这种男性家国大叙述

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作家以“私领域冶的琐碎书写,
建构自己的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 在台湾五六十年

代颠簸动荡的岁月里,向来被视为“小叙述冶的性

别,是如何回应家国大叙述的强势掌控? 它是同仇

敌忾、迎合官方的家国想象,还是以女性的琐碎叙述

质疑和解构男性笔下的家国图景? 本文将对此加以

分析。
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男性家国观念下

的女性角色定位

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向来以男性为中心,以
男主女从、男外女内为依据。 在台湾五六十年代文

学史上,历经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大陆败退,台湾政

局风雨飘摇,在建构正统的家国秩序的过程中,自然

同时继承了男主女从、父子相继式的男性性别建构

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文学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叙

述模式,即使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也往往扮演着

为国牺牲奉献的地母形象。
台湾五十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所建构的“反

共复国冶的战时体制将女性纳入动员架构中,要求

女性走出厨房,以尽国民义务,报效国家,将权利与

义务的概念传递给台湾女性,主张权利义务是对等

的,在获得国民应有的平等权利之后,应该为国家为

民族尽义务。 蒋介石曾在台湾妇联会成立周年纪念

大会上提到:“妇女占全国同胞的半数,我们要救

国,必须男女同胞共同一致,努力奋斗,才可达到成

功。 这是全国国民共同的责任,如果妇女放弃这一

个责任,那我们救国的力量,无形中就要减少一

半。冶淤强调妇女既然为国民之一分子,其责任与义

务应当与男子同等重要。 由此,国民党通过妇工会、
妇联会、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等团体将向来属于“私
领域冶的女性成功纳入“公领域冶的战时体制。 其中



的粘合剂就是 “国家民族主义冶。 国民党正是通过

“民族主义冶将位于私领域的女性和公领域的国家

进行连接。
在台湾当局的官方论述下,女人不仅是“陶铸

国民性与民族精神的大匠、建筑国家民族精神长城

的工程师冶 [3],更被要求以“母亲冶的角色为国家牺

牲奉献,蒋介石就呼吁妇女在非常时期“要把贤妻

良母的家族爱扩充为民族爱,把家庭爱扩充为国家

爱,要母如岳母,妻如韩妻,教子为民族尽孝,劝夫为

国家尽忠冶 [4]155。
五六十年代国民党在台的妇女政策,一方面将

女性拉入家国的范畴之内,为台湾女性进入社会文

化等公领域提供了社会条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女

性性别意识的崛起;而另一方面,官方女性论述又以

国家民族的大论述窄化妇女的需求,在这种大中国

男性沙文主义下,台湾妇女被塑造成具有中国传统

妇德的形象,不但使得台湾女人生活在传统妇德的

规范下,影响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更使五十年代的

台湾妇女失去原本的图像,所呈现的是被建构出的

“传统的女性冶。 在国民党党国建构策略之下,中国

传统妇德大抵离不开“仁厚慈爱、性情温柔、负责有

恒、刻苦耐劳、节俭朴实、坚忍苦干、牺牲奉献冶。 所

以该时期实际上是只讲“男女平等不谈主体性别意

识冶的时期。
在这种男性家国体制下,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

中的女性形象多被塑造成伟大的传统母亲,尤其是

在男性作家的笔下,然而男女之间进行的性别战争,
在任何时期都存在。 只不过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

内的两性体系中,女性一直是被压抑的、缄默的存

在。 在五六十年代那个乱离的战斗年代,在家国叙

述的主流论述中,女性借助时代赋予的契机,发出了

自己的声音。 在她们笔下,无论是关乎“国冶的书

写,还是有关“家冶的叙述,都带有明显的性别自觉。
她们在父权和女权之间寻求自我主体定位,建构着

作为女性主体的性别意识。
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女作家性别意识的

建构

战后台湾国民党的妇女政策,使台湾五十年代

的女性多承奉传统的女性角色定位。 表现在文学创

作上,五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一般都是保守的,
旧式的,受传统婚姻观念制约且充满着男尊女卑意

识的。 陈芳明更认为,台湾文学中女性作家的“女
性意识冶的觉醒得晚到六十年代之后,五十年代则

全都为母性书写:五十年代女性作家的书写大多呈

现了母性的倾向……她们笔下的母亲形象,基本上

是怀乡、祖国、家族、苦难的隐喻……具体而言,五十

年代女性作家所塑造的母性,可能是出自她们自主

性的思考。 然而,在大环境文化的影响之下,她们作

品中的母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配合男性美学的

要求。[4]155

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女性书写,陈芳明等论者只

看到了五十年代女性文学同“五四冶的渊源,注意到

了该时期女性文本体现的传统女性意识,看到了这

些女性作家作品中充溢着坚毅隐忍、含辛茹苦的传

统女性形象及其母职书写,看到了这些女作家笔下

多将女性的苦难归咎于父权社会。 然而,论者却极

少关注这些从“五四冶走来的女作家所蕴涵的强烈

的性别意识和女性自觉。 正如任一鸣在《中国女性

文学的现代衍进》中说:“如果说‘五四爷文学表达了

对妇女悲苦命运的吶喊与抗争,那么,五十年代台湾

女性文学则对不幸的女性命运洒下了一掬同情的眼

泪,其所蕴含的传统女性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冶 [5]

实际上,透过五十年代女作家的文本,人们看到

的是该时期女性作家及其文本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和

凸显,借用夏祖丽的话:“重阅台湾五十年代的女作

家像潘人木、琦君、孟瑶、林海音等人的作品,都有强

烈的女性自觉,透过小说为女性说话,许多七八十年

代或近代的女作家的女性自觉意识反而不如她

们呢!冶 [6]197

应该说,台湾五十年代女性作家自“在渡海的

途中已把闺怨淹没在海涛中冶 [7]6的那一刻起,也就

在根本上赓续了“五四冶女性主体的精神旨趣。 她

们的笔下固然还是爱恋情迷,固然还是 “庭院深

深冶,但 1950 年孟瑶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吗?》
一文直逼父权社会的虚伪和残暴,展露出了新女性

的精神理性:“是的,家给了我一切,但,使我不愿意

的是,她同时也摘走了我的希望和梦。 我没有看见

家, 我所看见的只是粗壮无比的锁链,无情地束缚

了我的四肢和脑;我没有看见孩子,我所看见的只是

可怕的蛇蝎,贪佞地想吞掉我的一切。 我想逃出这

个窒息的屋子,伸出头去,呼吸一些自由新鲜的空

气。冶 [8]显而易见,文章在女性主权的抗争与凸显女

性意识的议题上,在当时可谓是执牛耳者,由此引发

了关于女性议题的大讨论。 于是,她也获得包括林

海音、钟梅音、谢冰莹、艾雯、琦君等“同性者冶们广

泛的认同和声援。 钟梅音《答默冰先生》一文,以女

性主义的口吻质疑男女移位后的结果,来批判男性

将自己不肖行径归于女性的做法。 由此可知,女性

作家关注女性议题对女性书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婚姻家庭两性定位与战争、职场女性的矛盾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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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摆脱被男性边缘化的战斗及游走于现实感情生

活的寄托等等,都是这批女作家所关心的焦点。 恰

如林海音回忆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周刊风格时

说:“刊的多是生活散文小说,妇女问题论著,极少

数是有关炒菜、洗窗、补袜子之类的。冶 [9] 女作家们

正是通过女性的自觉和发声,为女性主体寻求再

定位。
五六十年代从“五四冶走来、历经“五四冶精神洗

礼的迁台女作家们,延续“五四冶女性自觉的“逆女冶
典型,在离开(有别于“五四冶,本次 “离乡冶是战乱)
中国大陆之后,旅迁到台湾,这一段旅程走出了娜拉

式的困境,女性出走之后在台湾找到了“出路冶,在
台湾这个新的空间,她们以伍尔芙“不假须眉冶的肯

定,以“琐屑化私情化冶、“小叙述冶的叙事方式作为

书写策略,突围当时的台湾社会环境给予女性的禁

制和定位。 在小说文本中透过婚姻和爱情的描写阐

发性别的困惑,由书写来阐述两千年来中国女性的

物化现象与附属性格,为建构自己的主体而抗争,因
而有了极强的性别意识。

尽管女性从“五四冶时期就为建构自己的主体

性而抗争,为了逃脱家国社会与父权文化的双重压

迫而“离家出走冶,在不断的地域位移中,去除性别

疆界,以主动的姿势重塑自我认知,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五四冶女性文学所探讨和批判的焦点是封建宗

法思想与制度的不仁,鲜少探讨两性之间不平等的

权力结构关系。 战后台湾的妇女政策使女性的社会

地位得到提高,但实际上,浓厚的家国意识还是使女

性处于父权的禁锢之中,“妇女不是现代中国妇女

解放运动的主体,国家解放了妇女,然而也替代了父

亲的位置,对妇女乃至所有的人行使父亲和家长的

职能冶 [10]。 然而,分析台湾第一代迁台女作家们的

文本,不难从中发现处在男权、父权体制下女性自我

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建构。 女作家们大量书写传统礼

教下女性成长的苦闷和婚姻秩序中的女性困境,这
种书写在“反共复国冶的年代里偏离了以男性为主

的中心论述,便于阐发阳性象征秩序下被边缘化、被
缄默化和压抑的女性特质。

五六十年代,特殊的社会现实和漂泊的人生经

验,使“家冶、“国冶有着非同寻常的丰富内涵,成为迁

台作家书写的主体和叙述的灵魂。 “反共冶之恨,怀
乡之情,家国之叹,正邪不两立的家国意识,成为当

时文学书写的主流。 然而,对于同样历经烽火流离、
国破家亡的女作家而言,由于不同的性别身份,却开

掘出了不同于男性的家国视景。
男性的家国、祖国之思,源自于怀乡。 在意识形

态上,此种“乡土想象冶是一种投射,隐射对失落土

地的渴望与重新掌控的欲望。 旧中国的父权体制之

下女性仍然被礼教所桎梏,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依然

是天经地义。 在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被

塑造成“温顺冶、“乖巧冶、“服从冶的形象,而在意识

形态上,女性也不自觉地完成中国伦理纲常被期望

的“女性冶型态。 在此种父权体制宰制的前提下,女
性面临家国流离的悲痛时,在“故国冶与台湾都是痛

的抉择间已经悄然选择了重新开始。 她们凭借初迁

来台时的政治真空期,取得与男性较均等的立足点。
就她们的体验和经验而言,漂泊流离之苦却伴有隐

隐的喜悦,台湾这临时落脚之地,却成为她们再出发

的起点。 失国之痛,复国之期,对她们而言绝没有男

性失去故国那样的切肤之痛,也没有男性为重新找

回那份在故国的荣耀那么期盼。
“反共怀乡冶可算是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的主

流,当然也是不少女作家创作的一大主题,但是“反
共怀乡冶却不足以囊括这些作品文本的所有意义。
作品在展现“反共怀乡冶情怀时,与政治场域的主导

文化唱和,并且在当时整个政治气氛里扮演相当保

守的角色,但是同时也在性别议题上打开台湾女性

文学创作前所未有的空间。 正如邱贵芬所言:“战
后初期的整个政治社会环境变动,反而让台湾女性

创作有意外的收获。 从此,‘女作家爷在台湾出现,
并且在往后的历史岁月里在台湾文坛扮演举足轻重

的角色。 战后初期女作家参与政治对话又经营性别

议题的书写大大拓展了当时台湾女性文学的

格局。冶 [11]

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女作家笔下女性

主体意识的呈现

女性书写最大的意义在于女性对生命、事物、世
界的观感,以此从男性的手中夺回一部分的解释权。
活跃于五十年代的女作家,擅长以婚姻与爱情为题

材,以女性为中心,从女性的角度书写女性对婚姻与

爱情的思考,展示女性的自觉。 每一个时代的女性

都有她们的限制与困境,作者笔下的女性能否挣脱

束搏,则取决于个人的思考与观念,而非外力的

解放。
五十年代的台湾封建主义依然十分浓重,加之

迁台后国民党建构“反共复国冶战时体制的需要,因
此着力将妇女塑造成传统女性的形象并大加弘扬。
在这样的文学场域中,一批历经“五四冶精神洗礼的

大陆迁台女作家们,却具有了鲜明的自觉意识,她们

从婚姻家庭的角度透视妇女的悲苦命运,呼应了

“五四冶时期女作家的主题意向,这些女作家藉由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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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爱情故事的书写,对女性的历史命运与生存境遇,
给予了特别关注。

迁台初期女作家多关注旧式婚姻中女性的悲剧

命运,她们以女性悲天悯人的情怀体察女性人生的

诸多痛苦,藉此体现了女作家鲜明的性别意识,人们

也藉由女作家们笔下女主角对婚姻爱情的抗争,看
到了台湾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

林海音是五十年代台湾文坛最重要的女作家,
其作品几乎都是书写女性命运的,作品多刻画了时

代的两边人:一种是跳到新时代这一边的新型女性,
一种是没有跳到时代这边还留在那一边的旧式妇

女。 她在接受美国读者卜兰德访问时讲到: “在中

国新旧时代交替中,亦即‘五四爷新文化运动时的中

国妇女生活,一直是她所关怀的,她觉得那时代,虽
然许多妇女跳过时代的这边来了,但是许多妇女仍

留在时代的那一边没有跳过来,这就会产生许多因

时代转型的故事。冶 [6]196从她讲述的故事中,我们见

到了在性别压迫中挣扎且无法翻身的传统女性,还
有新女性在婚姻、爱情中所面对的桎梏与困境等。
在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实现上,她透过婚姻与事

业、家庭的兼顾,两性关系的探讨等题材创造了一系

列具有主体意识的新旧妇女形象。 透过她的女性文

本,我们见到了在性别压迫中挣扎无法翻身的旧式

女性,也看到了面临诸多桎梏与困境的新女性,林海

音可谓是开创了具有“性别符号冶的女性文学的作

家,算得上是新时代女性的先锋。
林海音笔下的婚姻故事中,关注最多的是在旧

社会婚姻制度下牺牲的上一代传统妇女,尤其是

“姨太太冶这类型的人物。 她在《烛》后记中曾言:
“我自幼年以来见过许多姨太太的人物,陆陆续续,
多多少少,就一层层像灰尘似的,落在我的记忆里。
当我写作时,那些人物就把全身的灰尘扑扑掸掸,来
到我的面前了。冶 [6]192她对没跳过来的旧女性有一份

特殊的感情,这类故事探究的正是没有跳过来的妻

妾对自己身份的迷思。 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女性

向来都是居家的,家庭是旧时代女性唯一的活动空

间。 女性的身体、感情甚至是思想都是父权社会的

附属品,是男性的私有财产,因此女性总是在男性身

上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论是妻还是妾,都破除不

了身份的宰制。
林海音的《烛》讲述了一个作为正室的大太太

为了“彰显大太太的高贵威严冶,违背自己的意愿,
替丈夫选妾,然后只能靠装病在床引起丈夫的注意,
以致到后来变成真正的病人,后半辈子都瘫在小小

的床榻上,陪伴她的只是一截暗沉的蜡烛。 对于处

在传统礼教藩篱中的那位原配夫人而言,装病以引

起丈夫的注意,或许就是一种最无可奈何的抗议的

手段,尽管这种手段收效甚微且令人同情,但毕竟已

经进行了抗争。
《金鲤鱼的百裥裙》写的同样是被身份宰制的

姨太太的故事。 金鲤鱼六岁就被卖到许家当侍女,
十六岁的时候被收了房做了姨太太,给许家生了一

个大胖儿子。 尽管她以自己“有个争气的肚子冶为

荣,但是她的身份并没有因此改变。 儿子管她叫

“妈冶,管正房原配叫“娘冶。 金鲤鱼一直在自己的

“金鲤鱼冶身份下卑微地活着。 但是即便如此,她还

是有了改变自己身份的主体意识,她有了“怎么让

这条金鲤鱼跳过龙门冶的想法。 她盼望在儿子结婚

的时候穿上能代表身份的“大红百裥裙冶,这种礼服

姨太太是没有资格穿的,但是她觉得她自己是许家

唯一香火的亲娘,她应该可以穿,并且开始有了“如
果没有人出来主张她穿,那么她自己来主张好了冶
大胆决然的自我计划,然而最后却由于大太太“大
少爷娶亲那天,家里妇女一律穿旗袍,因为这是民国

了,外面兴穿旗袍了冶的一席话,她想通过穿百裥裙

改变身份的愿望落空了,“她被铁链链住了,想挣脱

出来一下,都不可能冶。 她虽然生了儿子,然而在父

权社会下,她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始终处于父权社

会金字塔的最底层,若非最后儿子的坚持,死后她的

棺柩都不能从正门抬出。 尽管金鲤鱼尽力反抗,她
最终也没有破除身份的迷思,也动摇不了父权社会

对她的压制。
林海音对“没有跳过来冶的旧时代传统妇女悲

惨命运的书写,使这些作品弥漫着一股悲伤凄迷的

情调,作者对这类妇女抱有高度的同情,无论是正室

的大太太,还是作为妾的姨太太,都是旧社会婚姻制

度的牺牲品。 正如齐邦媛所论:“纳妾制度是把无

情的双刃剑,挥扫之处,血泪纷纷。 不仅做妾的女子

屈辱终身,婉转悲泣;奉贤妻妇德之名放弃一生幸福

的‘正室爷,实在更悲惨。冶 [7]8 尽管这些传统女性并

没有挣脱旧道德伦理的桎梏,但是她们毕竟开始有

了自我主体意识,并进行了尽力抗争,发出了被压迫

者的声音,尽管“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冶 [12],
但人们毕竟从中看到了传统女性觉醒的曙光。 现在

看来,这恰是六十年代及其之后女性主义喧嚣的

先声。
迁台女作家女性书写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旧

式婚姻中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五四冶新文化运动

的男女自由、独立、平等的思想敲开了中国礼教尘封

已久的大门,婚姻爱情自由是“五四冶后新女性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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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追求。 女作家们也将这种进步观念呈现在小说创

作中,“跳过来冶的那一群新女性在婚姻、爱情中所

面对的桎梏与困境同样是迁台后第一代女作家书写

的对象。 女作家在作品中创造出一系列退婚、离婚、
独身不婚等逾越旧式婚姻范式的女性,且不论这些

女性最后的结局如何,她们的确是一群不甘屈服于

既定的命运更不愿顺从旧有的婚姻制度的具有女性

自觉的新女性,她们以抗婚、退婚、离婚等方式反抗

旧式婚姻。
林海音《烛芯》中元芳与志雄拥有典型的抗战

婚姻。 两人因为抗战而分离,志雄在后方另娶,其后

志雄一家与元芳来到台湾,在这种一夫二妻的尴尬

家庭结构中,元芳慢慢觉醒。 一开始觉得自己就像

蜡烛,禁不住一点点感情的热力,就把自己点燃了,
也就这么燃烧了。 她始终认为自己很勇敢,为了丈

夫做出牺牲从来没有后悔过。 然而前后 25 年的等

待,日复一日一个人对着一盘剩菜,她的女性主体意

识终于醒悟了:“忽然想: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名字

上加一个别人的姓,而过着这样的日子呢?冶更认识

到名分上占有的虚无,于是她主动提出离婚,除去夫

姓与离婚是她拥有自主权的表现,她要自己处理自

己的事情。 有了这样的主体自觉意识,当她面对丈

夫软弱的哭泣和同学的责备和不解时,理性而勇敢

地面对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一个有名有实的家

庭生活,这是一个勇敢宣示自主权的表现,女性的主

体自觉和性别意识由此得到彰显。
潘人木的小说也是以女性为主要角色,尤其是

中、长篇小说以描写女性的成长历程作为故事的线

索。 她的小说中女性角色的性别意识受到“五四冶
运动的冲击,对于女性的命运的安排不再是全盘逆

来顺受,而是鲜明地塑造出勇于突破枷锁的女性形

象。 这些女主角都经历婚姻,虽然作者对于婚姻的

定位仍较偏向于传统父权社会体系下“男人为天,
女人为地冶的观念,而且女性多是受害者的角色,但
不同的是,这些年轻的女性在历经折磨之后,逐渐淬

炼出自己的想法,并能鼓起勇气寻找自我,不再像上

一代的女性为根深蒂固的宿命论钳制,或畏惧,或委

曲,或求全地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 《如梦记》女主

角爱真的婚姻是由父母做主,早先在丈夫精神和肉

体上的折磨之下,少有反抗命运的想法,安分地、认
命地忍耐着不幸,直到认清丈夫可怕的面目,彻底领

悟到自己的悲剧,为了追求往后的生存,进而鼓起勇

气,毅然决然地逃离丈夫的魔爪,终于获得新生的机

会。 她逃离痛苦的婚姻枷锁,表现了不向命运妥协

的勇气,她的成长代表了向宿命论的挑战。 潘人木

获奖小说《莲漪表妹》中的莲漪出生于一个败落的

名门望族,自幼备受长辈的宠爱,但却逃脱不了被订

婚的命运。 但等她长大,上大学后,她认为自己“一
上大学就结婚冶是多么没有意思的一件事,也认为

婚姻一事她从来就不曾参与其中,于是她就提出

“退婚冶的要求:“我要退婚! 立刻退婚!冶 “我要退

婚! 我不能受这种陈旧制度的束缚! 我不能! 你们

想,假使有一颗名贵的钻石你们却把它镶到白铜上

去,旁边又挂着一个字条写着‘已出售爷,这是什么

滋味! 我不能忍受那白铜,我不能忍受那张纸条,我
要撕烂它,tear it into pieces!冶多么强烈的性别意识,
莲漪发出了对传统父权社会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控

诉。 莲漪敢于反抗传统婚姻的勇气,突破了中国女

性长久以来委曲求全、牺牲自我的宿命心态,表现出

追求自我意愿的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
同时期另一个女作家徐钟珮的小说同样极具鲜

明的性别意识,学者郑明娳在评论徐钟珮的创作时

谈到:“女性追求愿望的完成———自我的实现与自

我的完成是徐钟珮文章中的重要讯息之一。冶 [13] 她

的《余音》,写了母亲、嫂子、主人公“多头冶等一系列

母亲—女儿的形象,在故事中作者有意安排男性的

失势,不主事的懦弱的父亲,常常莫名“失踪冶的大

哥,这种女性强势而男性缺席的书写,瓦解了父权社

会传统的观念。 然而尽管男性懦弱或“不在场冶,主
人公“多头冶还是亲眼看到了女性的爱情婚姻的悲

剧:父母的不和,哥哥的长期离家,好友榕芬因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和有妇之夫恋爱而被迫离开学校,薇
姐因婚姻而被迫走向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她身边似

乎没有一个女性因为爱情婚姻而快乐幸福,于是作

者给予了她“不婚冶的自我决断。 她知觉到自己应

该有婚姻抉择的权利,拒绝继续扮演被男权社会霸

权操控的玩偶角色。 “多头冶独身不婚的行为和做

自己主人的自主想法等于是对父权制度的婚姻进行

了行动上的抗争。
总之,台湾五六十年代女作家受当时国民党文

艺政策和妇女政策的影响,创作内容尽管多是对中

国传统女性美德的颂扬,“主要描写了受屈辱的女

性人生,它虽然蕴含了反封建的思想意义,但哀怨的

控诉多于积极的抗争,人道主义的关怀多过女性意

识的关照,其女性形象仍然是被社会命运所左右的

走不出父权家庭的一群冶 [14],然而透过女作家的文

本,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作者及其笔下女性鲜明的自

我主体意识。 正如范铭如所言:“她们是一群披着

阴丹士林旗袍,状似甜美的辣将。冶 [15]该时期女作家

的婚姻爱情书写中所凸显的性别意识和女性主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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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在五六十年代家国建构的整体叙述中具有丰富的

意涵。 她们跳出“反共冶的创作框架,在男性家国大

叙述的时代潮流中,发出了女性自我的声音,有着文

学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从而为后来女作家在台湾文

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她们拉开了台

湾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性别议题和八十年代女性

主义文学辉煌的序幕,其开端和启蒙的作用不可

小觑。
注释:
淤 参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妇女工作会编《总裁对妇女训词

辑要》。 转引自陈惠敏 《战争动员体制下的台湾妇女

(1950—1958)》(国立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5 年,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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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Family鄄State Sense: Taiwan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WANG Xunhong

(Librar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61, China)

Abstract: In the grand state narration, women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are denounced as "Girls謖 Literature" or "Housewife Literature"
for their elegant and delicat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and their trivializ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 of the theme. However, strong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are revealed in their works. Based on interpretation of works of Taiwan謖s first generation women
writers, we can reveal the wakening of female subjectivity of traditional women and the courageous self鄄breakthrough of modern women
through their love and marriage stories.
Key words: family鄄state narration; gender consciousness;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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